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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
日
，
美
國
羅
得
島
州
新
港
市
一
名
八
十
一
歲
老
太
路
易
絲
．
懷
特
買
彩
票
中

了
三
點
三
六
四
億
美
元
的
大
獎
，
這
是
美
國
彩
票
史
上
中
獎
金
額
排
名
﹁第
三
高
﹂

的
大
獎
，
其
中
獎
概
率
約
為
一
點
七
五
億
分
之
一
。

老
太
在
中
獎
聲
明
中
稱
，
她
目
前
還
沒
有
考
慮
好
如
何
花
費
這
筆
﹁飛
來
橫
財

﹂
。
多
事
的
網
友
卻
紛
紛
給
她
支
招
，
或
勸
她
僱
個
保
鏢
，
加
強
安
保
；
或
建
議
她

趕
快
更
改
遺
囑
，
免
得
家
人
將
來
為
這
筆
﹁飛
來
橫
財
﹂
爭
得
頭
破
血
流
；
或
教
她

在
有
生
之
年
如
何
﹁花
掉
這
筆
巨
款
﹂
；
更
有
人
向
上
帝
祈
禱
：
﹁即
使
你
讓
我
中

彩
票
大
獎
，
也
千
萬
別
讓
我
等
到
八
十
一
歲
才
中
獎
！
﹂

的
確
，
老
太
如
果
不
是
八
十
一
歲
而
是
十
八
歲
，
這
三
億
多
美
元
肯
定
能
讓
其

人
生
變
得
輝
煌
奪
目
，
豐
富
多
彩
，
她
可
以
辦
商
店
，
建
工
廠
，
開
公
司
，
開
豪
車

，
住
別
墅
，
穿
時
裝
，
戴
名
表
，
周
遊
世
界
，
轟
轟
烈
烈
談
一
場
戀

愛
，
千
挑
萬
選
找
個
如
意
郎
君
…
…
可
對
一
個
耄
耋
之
年
的
老
嫗
來

說
，
這
一
筆
巨
款
確
實
來
得
太
晚
了
，
網
上
有
個
段
子
說
﹁六
十
歲

後
官
大
官
小
差
不
多
，
七
十
歲
後
俊
的
醜
的
差
不
多
，
八
十
歲
後
錢

多
錢
少
差
不
多
，
九
十
歲
後
男
的
女
的
差
不
多
﹂
，
已
活
到
﹁錢
多

錢
少
差
不
多
﹂
的
歲
數
，
才
中
了
這
麼
一
個
大
獎
，
不
知
讓
人
該
喜

還
是
該
悲
，
只
能
感
嘆
一
聲
：
中
獎
要
趁
早
！

不
過
，
或
許
國
情
不
同
，
在
美
國
那
種
人
人
都
像
打
了
雞
血
、

極
端
漠
視
年
齡
的
國
度
，
八
十
一
歲
老
太
還
活
得
風
生
水
起
着
呢
，

她
不
在
家
裡
含
飴
弄
孫
，
居
然
興
致
勃
勃
地
去
買
什
麼
彩
票
，
命
運

之
神
還
就
格
外
青
睞
這
不
甘
寂
寞
的
老
太
太
。
在
美
國
，
這
種
秋
興

春
令
的
老
人
還
多
着
呢
，
八
十
多
歲
老
翁
學
開

飛
機
，
九
十
多
歲
老
太
學
跳
傘
，
一
百
歲
出
頭

還
在
公
司
打
理
，
都
不
算
稀
奇
，
就
連
美
國
前

總
統
老
布
什
，
已
快
九
十
高
齡
了
，
照
樣
每
年

以
跳
傘
來
慶
祝
自
己
節
日
。

還
有
一
點
也
讓
我
很
感
慨
，
老
太
一
點
城

府
與
警
惕
性
都
沒
有
，
領
獎
時
，
不
戴
墨
鏡
，

不
戴
帽
子
，
不
隱
瞞
身
份
，
大
大
方
方
地
接
受
採
訪
，
大
照
片
恨
不

得
讓
全
世
界
人
都
知
道
。
莫
非
你
就
不
怕
親
戚
朋
友
來
打
秋
風
，
不

怕
左
鄰
右
舍
來
借
錢
，
不
怕
慈
善
部
門
來
勸
捐
，
不
怕
大
盜
小
賊
來

拜
訪
？
不
像
我
們
這
裡
，
誰
中
個
大
獎
，
左
躲
右
藏
的
，
領
獎
時
全

身
包
得
嚴
嚴
實
實
，
生
怕
有
人
認
出
來
，
名
字
、
身
份
、
性
別
、
年

齡
一
概
保
密
，
領
完
獎
金
趕
快
換
手
機
號
碼
，
換
工
作
，
換
住
址
，

幾
乎
要
搞
人
間
蒸
發
。
人
生
苦
短
，
轉
瞬
百
年
，
不
管
怎
麼
說
，
即

便
是
在
瘋
瘋
癲
癲
的
美
國
，
八
十
一
歲
中
獎
也
有
些
偏
老
，
這
讓
人

想
起
張
愛
玲
的
名
言
：
出
名
要
趁
早
！
其
實
，
幹
什
麼
都
要
趁
早
，
戀
愛
結
婚
要
趁

早
，
一
不
留
神
你
就
成
了
﹁剩
男
﹂
、
﹁剩
女
﹂
；
金
榜
題
名
要
趁
早
，
﹁若
梁
灝

、
八
十
二
、
對
大
庭
、
魁
多
士
。
﹂
早
已
了
無
生
趣
，
沒
有
實
際
意
義
；
著
書
立
說

要
趁
早
，
國
學
大
師
黃
侃
，
立
志
五
十
歲
再
著
書
，
結
果
四
十
九
歲
便
駕
鶴
西
去
，

可
惜
了
他
滿
肚
子
學
問
；
建
功
立
業
要
趁
早
，
甘
羅
十
二
歲
當
宰
相
，
霍
去
病
十
七

歲
立
功
封
侯
，
王
勃
﹁二
十
文
章
驚
海
內
﹂
，
千
古
留
名
，
可
羨
可
佩
。
早
起
的
鳥

兒
有
蟲
吃
，
一
早
三
光
，
一
晚
三
慌
，
這
些
老
話
都
是
有
道
理
的
。

至
於
中
獎
這
種
事
，
早
也
罷
晚
也
好
，
則
純
粹
是
碰
運
氣
，
沒
什
麼
規
律
可
循

，
有
人
買
一
輩
子
彩
票
也
未
中
過
大
獎
，
有
人
偶
爾
買
一
回
，
就
撞
上
狗
屎
運
。
人

家
懷
特
老
太
也
是
為
兒
子
買
冰
淇
淋
時
，
順
便
花
九
美
元
買
了
三
張
彩
票
，
沒
想
到

就
中
了
大
獎
。
這
就
叫
運
氣
，
典
型
的
﹁小
概
率
事
件
﹂
，
不
信
你
也
﹁順
便
﹂
試

試
？

「懷舊」是一個
流行的趨勢──凡是
有點年歲的、老的東
西都讓人刮目相看。
商人於是紛紛以 「老
」招徠。而 「老字號

」相等於 「金字招牌」；那是歷史的長卷
，是結合了幾代人的辛勤耕耘與奮鬥。所
以老字號真的不只是一個詞那麼簡單。它
既是一段發展的軌迹，也標誌着風尚的沉
澱。沒有點年歲墊底是無論如何也 「老」
不起來的。

都說好古的人，多少有點懷舊情結。
在他們的心靈深處都有着一隻樟木箱子，
打開來，隨便一翻，都是緬懷，都是因緣
深厚的往事如煙，可就是忘不了，也不肯
忘——憶念往事，更多的是為了懷舊，希
冀享受一下時光倒流的樂趣。

連朋友也是老的好。多年前，從上海
坐火車去蘇州，午夜到站，老朋友來接，
在途中他讚嘆：合該喜歡這樣的情誼——
這叫什麼來着？君子之交淡如水？可這淡
如水之交卻有二十年的厚度。

他是個讀書人，念情念舊，禮數周到
。我們這一代人，說舊不舊，卻也趕不上
那所謂的新潮流。我們或許並不理解九字
輩的人的思維，但我們懂得尊重，允許不
同的觀點。因此包容力特強，即便是 「求
同存異」也算不得是什麼難事。我們在新
舊的夾層中做個中間分子，不也挺愜意的
嗎？

話說那天與朋友去逛胡同，談到懷舊，談到 「老字
號」，他說家裡還收藏着一套上世紀八十年代在 「紅都
」量身定做的中山裝。在那年代，凡是出國公幹的派員
， 「單位」都負責 「製裝」，一律是中山裝，一律都得
到 「紅都」去定製。又說： 「紅都」離此不遠，步行可
到。既然來了，還是去瞧瞧罷。那可不是一般的裁縫店
。它的榮耀與特殊是：五十五年來，專為國家領導人量
身定製 「中山裝」。

嘩，五十五年，我扳指一算，這麼說來，毛澤東的
中山裝應該也是在 「紅都」縫製的了？

「沒錯。」他說： 「不過還得補充一句：五十五年
的說法是從上海遷來北京算起，這可是一段流金歲月啊
。」是的，流金歲月。這老字號必有看頭。

來到 「紅都」，最先映入眼簾的是滿壁輝煌，是那
些獎牌的流光溢彩在熠熠生輝。這些都是國家授予的獎
項，名目眾多，但我一個也沒記住。倒是牆壁上的照片
，更引人注目。照片中的人物大多數是中央領導人，計
有：毛澤東、周恩來、華國鋒、鄧小平、江澤民、胡錦
濤等。其中最吸引我的是四個男人同時穿着中山裝的那
張黑白照；居中的兩位是毛澤東與周恩來，另外那兩位
不知是誰。周恩來懷抱鮮花，氣勢飄逸，笑容可掬；毛
澤東則笑得眼瞇瞇的。背景有一架飛機，應該是周恩來
率團出席了 「萬隆會議」歸來，毛澤東前去接機。那是
一九五五年四月的事了，五十多個年頭過去，這些人都
離世了。流金歲月又如何？鑲進鏡框裡一樣會老去。

但是憶念往事，憶念故人，心情再無奈也會有些愉
快的聯想──老字號的今與昔，也不僅僅是那些過去與
現在的領導人的風采罷？但老字號的光輝又確實是以一
代甚至是幾代人的努力揉成。

如今，懷舊是一種趨勢。商人已知如何把握商機，
並且會好好利用這商業價值觀。而我們這種半新不舊的
「夾層人」就只能待在 「舊書好看，舊友可靠」中過日

子。懷舊對我們而言，是一座特別獎：潤一潤心情，暖
我意緒。

去西安旅遊，當地的
朋友陪我參觀了兵馬俑，
爬了驪山，遊了大雁塔，
看了暮鼓晨鐘……走馬觀
花逛完了幾個招牌景點。
臨走前，朋友說要帶我去
西安名吃葫蘆頭泡饃。聽

到葫蘆頭的名字，我便想着這道吃食應是葫蘆做成
的素飯，清新爽口該是它的特色。我的猜測惹來朋
友一陣嘲笑，他說葫蘆頭是豬大腸做的美食，傳說
它的美味得益於藥王孫思邈所賜的香料。藥王送香
料的時候，連同自己裝藥的葫蘆也送給了店家。店
家為了紀念他，便把這道小吃改為葫蘆頭。

朋友說，西安經營葫蘆頭的飯館很多，其中以

「春發生」飯店最為正宗。請遠道而來的客人吃葫
蘆頭，一定要去 「春發生」。

「春發生」飯店生意非常紅火，我們到時，幾
乎是座無虛席。好容易找了位置落座，服務員給我
們每人面前擺了一個特大號的碗，碗裡放了兩個餅
子。逛了半天我已經飢腸轆轆，見有餅子我拿起來
就啃。朋友忙不迭地說餅子不能吃，這餅子是讓顧
客自己掰碎，一會泡在葫蘆頭裡吃。

我們把餅掰碎後，服務員過來拿走了裝着碎餅
的碗。過了一會兒，服務員再把碗端回來的時候，
只見碗裡綠的香菜、蒜苗，白的粉絲，紅的辣椒
……看起來十分誘人。迫不及待吃了一口，只覺饃
塊筋韌耐嚼，肉片綿軟鮮嫩。喝一口香湯，清爽利
口……葫蘆頭泡饃名不虛傳，果然是難得的美味。

我只顧埋頭吃美食，朋友跟我介紹起了葫蘆頭
的做法：葫蘆頭泡饃，要經過處理腸肚、熬湯、泡
饃三道程序。腸肚要經過挪、捋、刮、翻等十餘道
工序，才能達到去污、除腥、去膩的要求；熬湯是
將豬骨洗淨、砸斷，配肥母雞、鮮牛肉燒開，放入
調料包，直熬成乳白色；泡饃是由進食者先將饃在
碗裡掰成碎塊，然後由廚師將腸肚及豬肉、雞肉，
擺放在饃塊上，加些粉絲，用沸湯澆泡，使熱湯滲
透饃塊；再加熟大油、調料水、味精、香菜、蒜苗
、油潑辣子，最後澆沸湯即成……

一碗香噴噴的葫蘆頭泡饃吃完，我只覺熱騰騰
，汗津津。想到離開西安後，就再也吃不到如此美
味，我不禁悵然若失！

我和內地女作家遲子建
算認識麼？

說不認識，她二十五六
歲我即認識她。我們在同一
幢樓上住，一個食堂吃飯。
偶爾也在一個教室聽她們的

課。幾個月下來，我們見面是點頭的。說認識，我
們一直沒有多的交往，疏於聯繫。

一九八九年我到魯迅文學院進修，是四個月的
短訓班，那時遲子建她們的兩年半研究生班也剛開
學半年。班上雲集當今文壇大腕莫言、余華、劉震
雲等人。那時遲子建已有了些名氣，她的《北極村
童話》和《沉睡的大固其固》已在文壇產生了影響
。說有多大影響，也不現實，那時她才出道三四年
，第一本小說集《北極村童話》還沒出版，只能說
是嶄露頭角。我手頭有一本《北極村童話》，是作
者當年送給我的。我在寫這篇短文時，從書架上抽
出此書。這本薄薄的小書，是 「新星叢書」輯六之
一本。 「新星叢書」從第一輯阿城、何立偉發端，
到遲子建這輯，質量、影響都還不錯。這本小書的
扉頁上還有遲子建當年的手跡： 「陳立新指正 遲
子建 八九年七月十八日」。我此時翻看着這本書
頁都已發黃的小書，看着裘大力畫的遲子建鉛筆素
描的畫像，素描線條簡潔，人物長髮垂肩，清純安
靜，右手微微舉着，抵着下頦，無名指上戴着一枚
戒指，不勝感慨。一轉眼，二十年了。

遲子建那時還是個姑娘，我們也才二十多歲。
大家都有點心高氣傲。我們其實也摻拌着多半的自
卑，因為名氣大不如她。因此並不多說話。可我對
遲子建始終充滿好感。我曾在當年的筆記中記道：

遲子建穿着黃色毛衣，白底藍花的開衫，黑裙
子，黑襪子，白鞋子。光梳頭，在身後紮兩支小辮
。身材勻稱，皮膚略黑。因個子矮，買飯時墊着腳

，趴在窗口，轉動着光光的腦袋，逐個看一下菜盆
，然後說， 「買這個」， 「買那個」。自己跟自己
笑。一個小姑娘。

…………
晚上大教室裡看電視，遲子建蜷曲在一張沙發

上，小花貓似的，可憐見的樣子。
遲子建定想不到背後還有人這樣去記錄她。如

今事過境遷，我們都奔了五十了。我想即使寫出來
，遲子建也不會怪罪的。倒是遲子建會覺得有意思
的是，我上面提到的那些衣服和妝扮，定會令她回
憶。那些舊衣服也早已不知給丟到哪裡去了！

我們這一屆學員，真是既幸又不幸。正趕上八
九那場政治風波。三月入學，只上一個月課，四月
之後就沒安心上課。到平息之後，我們已到期末，
便各奔東西了。

一九九六年冬天，遲子建他們到北京參加全國
文代會，那時我已從縣裡借調到北京三年了。我已
在一家報社管副刊，於是我便請遲子建在我單位公
主墳邊上吃飯，參加的還有何立偉、劉醒龍、徐坤
、何頓、劉益善、龍冬等。席間便給他們布置 「作
業」：給我們寫稿。回去幾個月，遲子建給我寄來
了她的散文《房屋雜談》。

一九九九年冬，我已回到家鄉的省會合肥工作
。一天，在書店見到遲子建的一本散文集。這好像
是遲子建的第一本散文集。我翻了翻目錄。經我手
編發的《房屋雜談》也收入集中，於是我便毫不猶
豫給買了一本。回來之後，我給遲子建寫了一封信
。我寫道：
遲子建：你好！

今天在書店見到你的這本《聽時光飛舞》的小
書，編得清新可愛，便手翻翻，內中《房屋雜談》
我在報社副刊時曾編過，很親切。因此特購一冊以
紀念。今寄給你，請扉頁上簽個名以作留念。

你的文字我現在偶爾還讀一些，印象深的是
《觀慧記》和《清水洗塵》。對我打擊最大的是
《親親土豆》，那是一篇撩人心的東西，我至今仍
記得那可愛的有靈性的小土豆。

時間真快。從認識你一晃過去十多年了。可一
切彷彿是在昨天。

二○○○年一月一日
可是這封信我並沒有寄。想想寄又麻煩，何必

呢？可信一直夾在書裡沒動。現在我找來看看，又
是十年過去了。

其實從一九九六年的那麼匆匆一面之後，我和
遲子建就從來沒有過多的音訊。（去年我到哈爾濱
出差，本來想見見她，可沒有她的電話，也就作罷
），算起來就是十多年的光陰。可她的消息我卻是
一直關注的。我無端地覺得，這十多年她有太多的
變化。可遲子建是堅強的，沒有什麼能取代文學的
力量。

我對遲子建是多一份關愛的（感覺中好像是看
着她成長的）。人家遲子建可不一定買你的帳！你
自作多情，可管她買不買帳呢！除喜歡她的作品大
氣之外，主要還是因為她做人的靜氣。她很安靜。
沒有是非。能守得住。做事執著。女性的力量在她
身上體現的淋漓盡致。她就像一個安靜地坐在炕上
納鞋底的女人，一針一針納下去。針線稠密，細緻
， 「觔斗」，把她的文學事業一針一針納下去。

我擁有遲子建的大部分文字，除《北極村童話
》和《聽時光飛舞》外，還有四卷本的《遲子建文
集》、她的日記集《我伴我走》，還有新近剛出的
散文集《我的世界下雪了》。

遲子建的小說自不用說。《白銀那》、《原野
上的羊群》、《向着白夜旅行》等我都喜歡。特別
是短篇小說，《親親土豆》、《北國一片蒼茫》、
《魚骨》等，敘述的穩健、沉靜，是女性中少有的
。鐵凝曾在一篇創作談中說，一位美國小說家說他
終生喜歡短篇小說。因為人生不是一部長篇，而是
一連串的短篇。好的短篇小說在於它能夠把這些片
斷弄得叫人無言以對，精彩得叫人猝不及防……，
我覺得，在中國當代作家中，除鐵凝把短篇寫得那
麼純粹，遲子建應該也是其中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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濺
湖
水
，
遠
望
如
西
施
浣
紗
的
名
叫

﹁浣
紗
柳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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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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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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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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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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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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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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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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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湖賞柳 李盛仙

現 在 酒 肉 朋
友這個詞很難說
還有多少貶義。
在酒桌上認識的
不要說了，就是
那種正兒八經的

朋友關係，現在大都也要靠酒肉來維護
加固，隔三差五大家聚聚，有事沒事一
塊坐坐，喝點小酒，不斷聯繫，也就這
麼回事兒。

酒桌上認識的應該算作是貨真價實
的酒肉朋友了。酒肉是媒介，自然日後
這關係也需要酒肉也餵養滋潤了。我們
蘇北一帶，地方小而酒風盛，大碗喝酒
大口吃肉的古風猶存。是爺們兒的在酒
場上都喜歡逞強鬥勇，快意恩仇，利利
索索地把自己豪爽義氣的一面表現出來
。因此遇到投緣的人，一場酒下來關係
便黏糊的不得了，在酒精的作用下，相
見恨晚的感覺幾倍地放大。酒桌上產生
的友情當然還要在酒肉發展壯大，於是
順理成章的約定下一場酒局，這麼一來
二去的，友誼在酒肉浸泡滋養下迅速發
酵膨大，一張酒桌也盛放不下的時候，

跪拜結義便成為多少個酒局之後的必然結果。
酒肉朋友所以成為結拜兄弟，還有一點是因為彼此

感覺酒桌上的關係到底是脆弱，而這種關係又不能單單
憑藉酒肉來維繫。結拜兄弟有一套不成文的約定，大家
都需恭行如儀，就是大家遇事幫忙，解愁分憂，有錢出
錢，沒錢出力。酒肉朋友結拜一起，很大程度上有些是
關係不夠，約定來湊的意思。在這個小圈子裡，大家多
了擔待和包容，有了一致對外的兄弟同心，可以說是某
種意義上的利益共同體。即便有點長短不齊的，也沒有
二話說。所謂 「一個頭都磕地下了」說的就是這個意思
，其中的潛台詞是，作為兄弟當然就要義無反顧了。一
個虛空的名號，就能成為規範約束彼此行為的金字令牌
，打一開始的酒肉之交，到以後不管誰家有事，大家應
聲而到。當然聚在一塊以後，還是喝酒吃肉。怎麼都離
不了這兩字兒。

酒肉朋友之間這種短平快關係的建立，極少能到所
謂 「兩脇插刀」的那種程度，相對於那種日積月累的真
情厚誼，到底是經不住考驗的。即便是附加上再多的限
制，也是根基不牢，行而不遠。別說什麼大考驗了，連
時間的考驗都很難挺過去。一開始的新鮮勁過去，大家
覺得也就是那麼回事，開始心生倦怠。酒肉維繫着還能
勉強為繼，一旦有點摩擦，糾葛，也像當初酒桌上的友
情一樣漸漸發展壯大，用酒水不能稀釋消融的時候，關
係開始鬆動開裂，酒局日漸稀少，甚至最後散夥。這點
上有些像夫妻關係，只不過，即便是再怎麼審美疲勞的
夫妻，因為有法律、子女等方方面面的因素管着，不能
隨便就勞燕分飛。酒肉朋友們就不同了，特別在人心不
古的當今，結拜了也一樣反目成仇，用一句方言說就是
「摔香爐子」。

就說現如今的酒肉朋友，在吃吃喝喝上比之於梁山
好漢們絕對有過之而無不及，但往往關係得以善終的不
多。因吃喝而結成的兄弟關係，最後還是在吃喝裡曲終
人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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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
人
的
品
位
在
哪
裡
呢
？

賣
包
的
說
：
一
個
女
人
的
品
位
主
要
在
她
的
包
上
，
她
挽

的
包
有
品
位
，
人
就
有
品
位
，
於
是
，
所
有
想
有
品
位
的
女
孩

，
都
去
買
價
格
昂
貴
的
包
，
來
提
升
自
己
的
品
位
。

賣
鞋
子
的
說
：
一
個
女
人
要
想
看
起
來
有
品
位
，
穿
的
有

檔
次
，
主
要
是
在
腳
上
，
腳
就
是
指
鞋
子
。
於
是
，
所
有
想
看

起
來
上
檔
次
有
品
位
的
女
孩
，
在
買
鞋
子
的
時
候
，
都
捨
得
大

下
血
本
，
能
買
二
百
元
鞋
子
的
女
孩
子
，
都
買
三
百
元
的
，
想
把
自
己
的
品
位
提
高

一
個
檔
次
。

做
頭
髮
的
說
：
一
個
女
人
要
想
看
起
來
有
品
位
，
最
主
要
的
地
方
就
是
頭
，
頭

指
的
就
是
頭
髮
，
一
定
要
經
常
去
美
髮
院
，
讓
那
些
藥
水
把
你
的
頭
髮
浸
潤
的
﹁光

彩
照
人
﹂
。
今
天
是
紅
的
好
看
有
品
位
，
明
天
就
是
淡
黃
色
的
好
看
有
品
位
，
後
天

就
是
金
色
好
看
有
品
位
，
總
之
一
句
話
，
本
色
不
花
錢
的
就
不
好
看
，
就
沒
有
品
位

。
於
是
，
那
些
女
人
花
個
幾
百
幾
千
去
燙
去
染
，
燙
過
後
不
好
，
再
拉
直
。

賣
化
妝
品
的
說
：
一
個
女
人
的
品
位
和
女
人
味
在
哪
裡
呢
？
那
就
在
她
臉
上
的

神
采
裡
，
這
神
采
哪
裡
來
呢
？
就
得
靠
化
妝
品
，
你
長
得
不
漂
亮
不
要
緊
，
醜
也
不

要
緊
，
但
是
你
一
定
得
用
化
妝
品
，
用
後
就
能
顯
示
出
你
那
不
俗
的
品
位
和
女
人
味

，
不
用
化
妝
品
顯
得
俗
，
不
像
個
女
人
。
於
是
，
所
有
想
有
品
位
的
女
人
，
不
惜
血

本
，
不
斷
買
化
妝
品
去
試
，
去
抹
、
去
塗
。
在
化
妝
品
上
花
費
的
錢
不
計
其
數
，
櫃

子
裡
用
了
一
次
，
兩
次
，
甚
至
從
來
都
沒
有
用
過
的
化
妝
品
不
知
道
放
了
多
少
，
但

是
卻
從
來
沒
心
疼
那
錢
，
因
為
在
某
些
女
孩
的
心
中
，
化
妝
品
是
通
往
美
麗
與
品
位

之
路
的
保
障
。

其
實
，
品
位
並
不
是
最
高
檔
次
的
氣
質
，
它
帶
有
人
工
的
痕
跡
，
最
高
檔
次

的
氣
質
，
是
上
天
賦
予
的
，
是
大
自
然
的
傑
作
，
是
人
工
永
遠
無
法
超
越
的
。

眺
望
東
區
走
廊
的
鴿
子

李
波
攝

女
人
的
品
位
？

趙

熙


